
训示、期望与传承——熊牟师徒间的学脉相承（闵仕君）

闵仕君 

内容提要：作为熊十力的高徒，牟宗三不仅在其道德形上学的建构上成功地延

续了熊十力以心性（良知）为本体，贯通天人物我、传统与现代的致思路径，

还在学术研究的具体方向和方法上接受并忠实地恪守了熊十力关于宋明儒学和

康德哲学的重要训喻。牟氏终身以熊十力的训示和期望自励，其一生的杰出成

就表明，他的确未负师望。  

关键词：  形而上学    生命的进路    学脉相承 

作为熊十力的高足和生活在20世纪的当代哲学家，牟宗三既有延续儒家心性本体的高度自

觉，又比他的上辈更加痛切地感觉到了科学民主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何从哲

学的高度贯通二者，乃是他终生呕心沥血的方向和目的所在。通过对中西文化及哲学长达数

十年的沉潜往复和对比深思，牟氏一方面完成了对西方逻辑学和康德知识论的消化、中西文

化的批判性省察和传统儒释道三家的反思性梳理，［1］另一方面也撰写并完成了《智的直

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三大核心著作，构建了一个以“良知”为

核心范畴，融摄佛道相关智慧和西方知性精神的当代形上学体系—“道德的形而上学”。 

从学脉渊源上看，牟宗三所创立的这一道德形上学体系是对熊十力生命进路的继承。在强调

心性本体与宇宙本体相即不二，本体的领悟需要反身自证等方面，牟宗三与熊十力可谓一脉

相承。而认同并反复申说熊氏所谓“良知不是一假设，而是一真实的呈现”更是牟宗三道德

形上学建构过程中的关键之点。牟在述及他在这一关键点上与熊十力的师承关系时说：“三

十年前，当吾在北大时，一日熊先生与冯友兰氏谈，冯氏谓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一个假设，

熊先生听之，即大为惊讶说：‘良知是呈现，你怎么说是假设！’吾当时在旁静听，知冯氏

之语底根据是康德。（冯氏终生不解康德，亦只是这样学着说而已。至于对良知，则更茫

然。）而闻熊先生言，则大为震动，耳目一新。吾当时虽不甚了了，然‘良知是呈现’之

义，则总牢记心中，从未忘也。今乃知其必然。”［2］牟氏化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来理解消

化熊十力“良知是一呈现”这一话头，“道德的形而上学”在某种意义上实则可以看作是对

这一洞见的展开和证成。 

熊牟二人间的学脉传承关系不仅体现在上述关键点上，同时也体现在学术研究的具体方向和

方法上。早在牟氏着手梳理宋明儒学和建构道德形上学之前，熊十力就及时明确训示：因为

“阳明以天也、命也、性也、心也、理也、知也、物也，打成一片”， 所以，王阳明之学

代表孔孟儒学的正宗：“儒者之学，唯阳明善承孔孟。”并指出，程朱之所以偏离于正宗之

外，根源在于“支离”，即“将心性分开，心与理又分开，心与物又分开。”他晓谕牟氏如

能“苦参阳明”，日后自能知晓朱子之误。［3］牟宗三在其后的研究中，将宋明儒学划分

为三系，并以阳明、五峰两系为正宗，程颐、朱熹一系为歧出，这一“别子为宗”的重大判

教其实就是对熊十力上述训示的忠实贯彻。 



从宏观上看，牟氏的道德形上学由“无执的存有论”、“执的存有论”和“圆善论”三大部

分所组成，这一形上学虽然以儒家（尤其是陆王心学）为最终归宿和内在灵魂，但康德哲学

在其中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关于本体界的“无执的存有论”的建构中，牟氏以儒家

的“良知”（心性）收摄康德的“上帝”和“自由意志”，将康德的“物自身”转换成为良

知自我呈现中所构造起来的具有无限意味的“意义物”（“内生的自在相”），通过这一收

摄与转换，牟氏不仅实现了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转进，同时也完成了良知对整个本体世界的开

启；在关于现象界的“执的存有论”中，牟氏以良知的“自我坎陷”开出知性与现象，以知

性的逻辑性格和存有论性格吸纳和补充了康德的范畴学说，并以识心之“执”与良知之“无

执”、良知之“经用”与“权用”的对照，确立了良知对整个现象世界的统摄地位；在对圆

善问题的解决上，牟氏避开康德依托“上帝”的“情识之路”，再次以良知取代康德哲学中

的“上帝”，通过良知呈现中道德与幸福间“诡谲的相即”，在本体世界中解决了道德与幸

福如何和谐统一的问题。由此可见，正是康德哲学为牟氏道德形上学的建构提供了主要的问

题视域和基本的活动平台，牟氏道德形上学的建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从陆王心学的立场出

发，结合佛道相关智慧，用儒家的观点和材料解决康德哲学问题的过程，康德哲学在这一过

程中发挥了背景平台和工具性的重要作用。 

在众多的西方哲学家中，牟氏何以选择康德作为贯通中西的桥梁呢？这除了牟宗三个人的喜

好之外，熊十力的影响亦不可忽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牟氏埋首康德、罗素等人的哲

学，着手《逻辑典范》一书撰写的时候，熊十力就在一封书信中晓谕牟宗三应当效法宋儒以

儒学吸纳、改造佛学的精神，用儒学的内在义理完成对康德哲学的扭转和改造，并对这一改

造工作在方向上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康德所谓神（上帝—引者）与灵魂（灵魂不朽—引

者）、自由意志三观念太支离”，如能“取消神与灵魂，而善谈自由意志，岂不妙哉！”

“康德之自由意志，若善发挥，可以融会吾《大易》生生不息真几……讲成内在的主

宰。……通天人而一之，岂不妙哉。”［4］熊十力的这些训谕对牟宗三后来道德形上学的

建构显然起到了指路明灯的作用。 

熊十力不仅在学术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上给予了牟宗三以重要而具体的指导，还对牟氏光大本

门寄予了厚望。抗战期间，牟氏颠沛流离，生活无着，熊十力对当时西南联大的汤用彤先生

举荐说：“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此一人可造，汝何得无一言，不留之于

母校，而任其漂流失所乎？”［5］此次举荐虽以失败告终，但熊十力言辞间流露出的对牟

宗三哲学天赋和能力的欣赏对牟氏后来的哲学研究却无疑起到了巨大的精神激励作用。后

来，熊十力在给牟宗三的一封信中再次期望牟宗三能与唐君毅一起携手将本门之学发扬光

大：“汝（指牟宗三—引者）好自作人，宏斯学者，吾不能无望于汝与唐君毅。”［6］老

师的器重与厚望成为牟氏后来光大熊门巨大而持久的精神动力，直到晚年，牟仍然为此激动

不已：1993年，牟宗三因病住台大医院，门人日夜轮流守护（牟是年85岁）。牟有感于众弟

子昼夜陪护之辛苦，“曰：‘侍师亦不简单，既要有诚意，又不能太矜持。当年我服侍熊先

生……那时没有一个人能服侍他，只有我……他脾气那么大，许多学生都怕他，唐（君毅）

先生也不敢亲近他……其实，我并不聪明伶俐，也不会讨巧……’遂哽咽不能言。久之，又

云：‘熊先生一辈子就想找一个人能传他的道，我的聪明智慧都不及他甚多，但他知道自己

有见识而学力不及。我所知虽只一点点，但要到我这程度也不容易，其他的人更差多了。熊

先生知道我可以为他传……’又哽咽，悲泣，掩面叹息，久之方止。”［7］（蔡仁厚《牟

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第85页。）   

牟氏终身以熊十力的训示和期望自励，其一生的杰出成就表明，他的确未负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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